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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的人， 一定会沉醉在浓郁的酱

香味里。 无论是烈日暴晒， 还
是黑云压城， 抑或阴雨连绵，

这股酱香型白酒散发的特有香
味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这座小

镇紧邻赤水河， 依河谷而建。

河谷两岸的山坡上， 大大小小
的酒厂、 住宅鳞次栉比， 山顶

云雾缭绕。 晚上， 河岸两畔灯
火辉煌。 大名鼎鼎的茅台酒厂

就坐落在这里。

“正是茅台酒厂， 给这个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带来了

名声与财富。” 一名当地人说。

无论是不是厂内员工， 干不干

白酒行业， 每个当地人对茅台

酒厂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和呵护欲———和他们聊起茅台

酒厂时， 人人滔滔不绝； 但聊
起刚刚被提起公诉的茅台原董

事长袁仁国时， 几乎每一个人

都是摇摇头、 摆摆手： “咱们
不谈这个了……”

袁仁国， 在他们心中像家
丑， 最好不要外扬。 2019 年

5 月 22 日， 经贵州省委批准，

贵州省纪委监委对中国贵州茅
台酒厂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原副书记、 原董事长、 贵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月 27 日，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

对袁仁国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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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仁国的“醉”恶之路
人称“袁二”，一颗“恨”

的种子

抵达袁仁国的出生地并不容

易。 记者从仁怀市区驱车出发， 经

当地人引路， 沿着悬崖边的盘山路

翻山越岭， 不断爬坡、 下坡， 经过

一个半小时后才到达后山乡。 后山

乡村民加入引路人行列， 车辆七拐

八拐， 到达中心村如榔沟。

袁仁国家族的老宅建在半山

腰。 两座房子连在一起， 呈“7”

字形。 村民介绍， 这是在几年前翻

修重建的。 从翻修完成， 至今无人

居住。 早年， 袁仁国和爷爷奶奶住

在一座宅子里， 他二叔一家住在另

一座里。

袁仁国一共弟兄 6个， 他排行

老二， 人们都管他叫“袁二”， 他

和“袁三” 还是一对双胞胎， 初中

毕业前， 哥俩都和爷爷奶奶一同在

村里生活。 “他的父亲在仁怀县政

府部门工作， 母亲是县里的农机公

司干部， 当时属于条件比较优越

的。” 但毕竟要养活 6 个孩子， 生

活还是比较紧张。 可能是由于这个

原因， 他父母把其中的几个孩子送

给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用现在的眼

光看， 袁仁国也曾是一名农村留守

儿童。

“他的父母这样做， 引起了袁

仁国二叔的不满。” 村民们回忆，

袁仁国的父亲是弟兄三人， 他是大

哥。 “这弟兄三人的关系是‘老死

不相往来’， 特别是他的父亲与二

叔， 积怨颇深”。 袁仁国的二叔和

二婶认为， 大哥不应该将父母丢在

乡下， 将抚养的责任全推给自己，

更不应该把孩子送来给爷爷奶奶抚

养， 增加负担。

长得一模一样的“袁二” 和

“袁三” 给村民留下深刻印象， 小

哥俩经常是一前一后， 共挑一副扁

担， 帮奶奶挑水。 “他们生长在这

样一个家庭环境中， 对他们肯定不

好。” 袁家一位邻居认为， 或许从

那时开始， 袁仁国就在内心埋下了

一颗“恨” 的种子。 所以， 袁仁国

弟兄 6人功成名就后， 与二叔家关

系很差， “袁仁国出事后， 通报中

有一条说他大搞‘家族式腐败’，

但他的堂兄弟和我们澄清， 他们这

一家可没有得到袁仁国的一点照顾

和好处。”

发迹之路，始于一笔漂

亮的钢笔字

袁仁国的父亲对 6个儿子的家

教非常严。 而且袁家人身上还有吃

苦耐劳的品质。 当时茅坝镇建有一

座陶瓷厂， 不少村里人都翻一座山

来这里干活。 “袁二” 和“袁三”

小时候也经常到陶瓷厂搬水泥， 从

山上搬到山下。 袁仁国和弟弟用这

种方式赚一些学费， 分担家庭负

担。

袁仁国认真、 吃苦的品质， 深

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发展。 1973 年，

袁仁国从仁怀一中毕业， 到仁怀县

中枢镇做下乡知青。 袁仁国在接受

采访时回忆了这段经历： “我们从

中枢镇城里挑粪到生产队， 八九里

崎岖山路， 担子压得两个肩膀都红

肿不堪， 脱了好几层皮。 在农村除

了耙田未干过， 其他的农活我都干

过。” 1975年， 19 岁的袁仁国通过

招工进入茅台酒厂， 成为一名工

人， 在制酒和制曲的岗位上各干了

一年。 制曲车间要求密不透风， 夏

季最热时， 气温超过 40℃， 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停干活。 直到

现在， 茅台酒厂招聘制酒、 制曲工

人时， 也要进行严苛的体能测试。

后来， 袁仁国被调入厂里的供应

科， 干了一年保管员后， 再调到宣

传科当干部。

“他从一个工人起步， 是怎样

一步步做到茅台最高层的？” 记者

对接受采访的每一个人都问了这个

问题， 答案出奇地一致———袁仁国

的钢笔字很漂亮。 “这在那个办公

靠手写的年代， 意味着更多的机

会。” 多位采访对象告诉记者， 不

光是袁仁国， 袁家的 6个兄弟个个

字迹清秀， “这一定是与他们父亲

的严格家教有密切关系。” 在干了

两年宣传干部后， 袁仁国就调到办

公室当秘书了， 后来成了办公室副

主任。 1983 年， 他考入了贵州工

学院， 学习企业管理。

1989 年是袁仁国开始大放异

彩的一年。 当年， 茅台在参加国家

一级企业评选时被拒， 理由是茅台

酒厂作坊式的生产与国际标准相差

太远。 袁仁国向管理层主动请缨，

进京争取。 在北京， 他做了 3 个多

小时的陈述， 终于打动了分管领

导。 3 个月后， 茅台获得了参评国

家一级企业的资格。 后来， 袁仁国

担任“上等级办公室” 主任， 全力

为评选做准备， 那段时间他基本没

有回家。 半年后， 轻工业部考核专

家进场考核。 1991 年， 茅台终于

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 正是由于这

件事， 袁仁国的能力得到了茅台高

层的重视， 他升任茅台酒厂副厂

长， 跻身高层。 此时他只有 35 岁，

再次刷新了所任职位的最年轻纪

录。

1998 年是袁仁国的又一关键

之年。 当时， 全国各地的糖酒公司

和关系户们是茅台酒的主要销售代

理。 但这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销

售代理遭遇了贷款危机， 直接导致

茅台酒提货量下降。 同年， 山西爆

发了震惊全国的假酒案， 国内市场

对白酒的需求一落千丈。 那一年，

茅台酒的销售任务是 2000 吨， 到

了 7月只售出了 700吨。

公开简历显示， 1998 年 4 月

开始， 袁仁国担任茅台酒厂党委副

书记、 副董事长， 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 可谓是临危受

命。 他马上决定在全厂范围内招聘

营销人员， 并在 89 名应聘者中亲

自挑选出 17名， 进行短期培训后，

就奔赴全国各地销售一线。 在派出

销售队伍后， 袁仁国又在家中搞了

一次聚会， 宴请的是糖酒公司领

导， 他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大餐， 并

在酒桌上说： “诸位， 江湖上有句

话叫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今天我

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 希望各位

能帮助我们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

够朋友的干了这杯！” 一位与袁仁

国私交甚密的人士说， 袁仁国随着

销售团队到全国各地时， 某次和经

销商吃饭， 经销商使出了激将法：

“你喝一杯， 我批 100 箱茅台酒！”

袁仁国二话不说， 马上连干三大

杯， 经销商哑口无言， 只得兑现承

诺。

袁仁国用这种江湖方式完成了

当年的销售任务。 1998 年年底，

茅台如期完成 2000吨的销售任务，

全年销售额比 1997 年增长 13%，

利税增长 7.7%， 工业总产值增长

13.5%， 产品合格率增长 0.2%， 创

历史最好水平。 多名仁怀当地人告

诉记者， 从那时起， 袁仁国就被普

遍认为是董事长季克良的继任者、

茅台酒厂的接班人。

围绕茅台酒搭起的权

钱交易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事

情的发展走向。 2000 年， 贵州省

轻工厅副厅长乔洪空降， 任职贵州

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乔洪上

任后， 主持构建了全国 600 家区域

经销商、 600 家专卖店组成的销售

网络。 2007 年， 茅台酒出厂价从

1999 年的每瓶 168 元升至 358 元，

市场价则高达 498元， 公司销售额

也从 1999 年的 9.8 亿元增至 2006

年的 62亿元。

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季克良已

到了快退休的年龄， 袁仁国和乔洪

谁将成为继任者成了最大悬念。 这

一局面随着乔洪的落马而结束。

2011 年 10 月， 袁仁国任茅台

酒厂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 总经

理， 成为茅台酒厂的最高管理者。

在 2019 年 5 月 22 日贵州省纪委监

委公布的通报中提到， 袁仁国严重

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将茅台

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 利益交换

的工具， 进行政治攀附， 捞取政治

资本。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 在袁仁国

担任茅台酒厂最高管理层期间， 一

些落马官员和茅台酒厂产生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 2018 年 4 月 1 日，

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落马。 在此

之前的 2017 年 7 月， 曾在贵州深

耕多年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落马。 王三

运、 王晓光和袁仁国关联颇深。

王三运和王晓光籍贯都在山东，

从小又都生活在贵州。 两人都曾在贵

阳师范学院学习， 王三运是王晓光的

师兄。 之后， 王晓光 1995 年 4 月到

1996 年 8 月是贵阳市委办公厅副县

级秘书， 而王三运从 1995 年 9 月开

始任贵阳市委书记， 王晓光给王三运

当了将近一年的秘书。 记者采访过相

关人士， 该人士称王三运“特别爱喝

茅台酒， 酒量也大。 他手下的各个部

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 等他一去就拿

出来供奉”。 王三运也热衷于为茅台

做宣传。 1998 年， 时任贵州省委副

书记的王三运出席茅台集团的某签字

仪式。 多年后， 茅台集团在安徽开经

销商联谊会时， 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的王三运又在合肥接待贵州赴会领

导。 王晓光在王三运的一次生日宴上

送去一箱茅台酒， 并有“祝贺师兄大

寿” 的字样和自己的签名。 王三运落

马后， 这箱酒成了调查王晓光的重要

线索。

王晓光与袁仁国的关系也不同寻

常。 公开报道显示， 王晓光任职遵义

期间， 曾多次为当地的白酒品牌推介

会站台。 在 2017 年“多彩贵州风

黔酒中国行” 河南郑州站活动启幕

时， 王晓光还曾亲自带队前往郑州。

在遵义期间， 王晓光多次到茅台酒厂

调研。 2017 年 5 月， 王晓光由遵义

市委书记转任贵州省副省长。 离开遵

义前夕， 他还再次到茅台酒厂调研。

在这些活动中， 袁仁国均陪同。

据媒体报道， 王晓光为官多年，

爱喝酒， 且只喝年份茅台。 每当有酒

局时， 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 给他准

备一箱酒。 就算再胡吃海喝， 一顿饭

也喝不了一箱茅台， 饭局结束后， 箱

子里经常还剩四五瓶没有开封的酒。

这些酒大多被他运回家中， 一个月下

来能收下 50 瓶左右。 由于家中的好

酒太多， 王晓光想着变现。 他利用职

务影响， 给相关机构与企业打招呼，

办了 4张酒类专卖证书， 在贵阳开了

4 家名酒专卖店， 交给家人打理。 王

晓光的无本生意就此做了起来， 自己

负责“货源”， 家人进行销售。

2018 年 4 月， 王晓光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仅仅一个月后， 2018 年 5 月，

袁仁国不再担任贵州茅台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 董事、 法定代表人及

董事会相关职务。 有媒体披露， 袁仁

国刚刚从茅台离任即被有关部门以

“谈话” 形式找去进行调查， 主要调

查方向包括其与多家经销商的利益往

来， 以及与贵州某位落马官员相关的

问题。

袁仁国曾经为茅台发展做出过贡

献， 但后来他越来越失控， 越来越狂

妄， 德不配位。 不少仁怀当地人这样

评价他。


